
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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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一直被视为“抡才大典”。对这样一个备受朝野关注的全国性考选活动，

历代都有一定的经费投入，清代亦不例外。本文仅就清政府有关科举考试的费用支出情

况做一考察，并就其中的政策导向做初步探讨。

一、科举考试的费用支出

，属于政

清代用于科举考试的费用支出，分为制度性开支，即常例开支和非制度性开支，即

临时性开支。前者列入国家预算，每逢科举之年，分别由户部及各省藩库拨发；后者则

未列入预算，通常由皇帝临时决定，多由户部拨发。二者“俱系动支官项”

府的财政支出。

常例开支

常例开支的名目繁多，仅见于文献者即不下百余种。且某些开支项目在不同文献、

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的用法，如生员参加乡试所发路费，称起送科举银，又称生员路费

银、乡试路费、脚力银两等；各省举人赴京会试所发路费，称起送会试银，亦称盘费银

两、举人盘费、举人路费银、举人长夫银、举人水脚银、举人会试脚价、公车银两、会

试公车路费等。以上两项在某些地方开支项内又统称为乡会士子旅费、考试盘费。我们

可以把各项开支分为四部分，一是用于乡会士子的路费，一是用于考官的路费，一是科

场经费，一是考试后的宴赏。

①乡会试士子之路费

清代一直没有制定针对全国生员颁发乡试盘费的条例。后来有些省份自行捐资，并

奏报获准，渐形成常例。如湖南长沙府，“生员之就乡试者，旧例有司于七月初择吉祖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己酉。《清高宗实录》卷



。这里只是助贫，

。四川宣汉县，“自乾隆以来先后置产”，资助考生，并由嘉饯，每名给路费银三两”

显然，宣汉县给生员的路费银是不固定的。江苏奉贤县（今属上

庆十六年上任之知县徐陈谟制定条规，其中规定：“每遇乡试之年，合计三年租入，除

支用外，合计应试人数，核算全行分给，不准存留。”“不赴试而冒领者，查出责令加倍

赔出，归入下届。”

海），至嘉庆时“始有宾兴公款，为资助寒士力不能赴省试者设也”

。道光九年，时任湖北武昌府知府的裕谦，鉴于生

而非平均发放。浙江上虞县为解决生员乡试路费，乾隆、嘉庆时均有邑人捐献田产，呈

请督抚批准后，以租税收入作为资助生员的乡试路费。嘉庆十三年定：“此项路费以周

寒畯，其教职、监生、捐贡，不得一例滥给。”道光七年，又有邑人捐田，经浙江巡抚

刘彬士奏准，“永作士子乡试路

。

员“恒虞旅次无资”，而“向隅兴叹”，乃倡率所属十州县公捐廉银五千两，发各典商，

三年可得息银一千八百两，作为乡试路费，“庶寒士略有所资，可期临场更为踊跃”

乾隆统一新疆后，即允许新疆生员赴西安参加陕西乡试。乾隆四十二年，新疆生员黄斌

一路赏给驿

考取陕西乡试第二名，该地方官奏请嘉奖，高宗特谕：“向来云南、贵州举人进京会试，

马骑坐，所以体恤远方寒畯者，至优极渥。本年陕西乡试，中式第二名举人

礼部遵旨

黄斌，即系新设迪化州阜康县人，可见关外人文渐盛，殊属可嘉。第念该处进京道里亦

不近，而新疆车马等项雇觅维艰，殊堪轸念。嗣后嘉峪关以外士子赴西安乡试，及进京

会试，并著加恩照云贵之例，一体赏给驿马，以示优恤边陲寒士之至意。”

将新疆生员乡试准驰驿列入《科场条例》。从此，新疆士子参加乡试（或会试）即可领

取火牌（乘驿凭证），由沿途驿站验牌供应马匹，并有盘费银三两。

同

各省举人赴京参加会试，自清初起即颁发盘费银。顺治八年规定：“举人会试，由

布政使给予盘费，安徽二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广西

十二两，浙江、河南皆十两，山西七两，陕西六两，甘肃、江苏皆五两，直隶、四川皆

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唯琼州府增十两，每名三十两，于领咨日给发。”

年又定：“云南、贵州举人，给予盘费，每名三两，仍给驿马 其后，广西、甘肃、

四川、广东四省的举人盘费银略有增加。嘉庆二十三年，山西巡抚奏称，有驻防镶蓝旗

蒙古举人由太原起送会试。应照汉人例，一体给与盘费。后复准：驻防举人起送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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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年，为资助旗籍举人会人有赴京会试者，即照本省举人例，给予公车银两。”

“应照直省举人，一体给与盘费”。道光元年，鉴于有苗人中举，清政府规定：“苗举

试，准广东于藩库银内借一万两，发商生息，遇会试之年，驻防八旗文武举人，“每名

除例赏水脚银二十两零外，加赏银三十两” 。三年，又奏准：福建驻防之满洲、汉军

两”

举人援广东例，“遇会试之年，每名除照例由藩司给水脚银三十余两外，加赏银四十

。是为清代举人盘费之最高额。

②各省乡试考官之路费

此项开支，由各省督抚在正、副主考回京时于存公银两内支给。光

考官路费主要涉及各直省乡试正、副主考官，因为他们均由皇帝简选，由京师派

出，故有往返路费。而顺天乡试及会试均在京师举行，考官不必外出，无所谓路费；乡

试同考官，在本省州县官中遴选，亦无需路费。清初，乡试考官亦无路费一项，因系皇

帝派出之试差，沿途驿站自会接待。后来不断出现各省督抚以路费名义馈送主考的情

况，乾隆三年，高宗决定给各省考官统一颁发路费，遂颁谕称：“每科主考差往各省，

彼地督抚有无馈送路费，向无定例，其数目多寡亦无成规。伊等回京时，有奏闻者，有

不奏者，亦不画一。自应酌定一例，俾永远遵行，庶无轻重不均之事，今朕酌量道途之

远近，分别路费之多寡：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

南，六百两；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陕西，五百两；河南、山西、山东，四百两。

尔等可寄信各督抚，遵照此数，不得以私意增减，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数之外更有所受。

将此永著为例。”

。

绪元年，陕西、甘肃分闱考试。甘肃考官路费银初照陕西，给五百两，八年奏准：“甘

肃正、副考官，豫支路费，仿照四川额数，各给银六百两”

各省同考官，向无路费。雍正五年，世宗认为选本省在职州县官任同考官多有不

便，因为“知县身为民牧，所职地方，政务甚为殷繁，每当乡试届期，赴省入闱，动经

数月，诸事必致耽延迟误”，且“本省本县应试士子，皆系县令所管辖之子民，于形迹

亦涉嫌疑”，遂决定将“外省房考之例，斟酌更定”，从邻省举人、进士在家候选者中临

时调取数十人，经选拔后充任同考官。后九卿遵旨议定：除顺天乡试外，各省乡试，饬

令所属地方官，各将在籍候选之进士、举人，“确访读书立品、不干外事、文行素优

者”，造册报府，申送督抚衙门，以备邻省调取。大省十八房者调取三十名，中省十四

房者调取二十五名，小省十二房、十一房者调取二十名，十房者调取十八名。主考进闱

之日，与监临、督抚当堂掣签，“掣得内帘者入闱分校，其余俱令回籍”，所有“调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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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用银是科场经费中支出最大一项，一般都要在一千至二

。雍正十年停此举人、进士，往来路费，每人给银三十两。在本省公费银两内动支”

法，改从本省在籍候选之举人、进士中考选，遂无同考之路费问题。

③科场经费

科场经费系指组织、实施考试过程中的各项开支，名目最多。大体有如下数项。

增修、刊印《科场条例》费用。定制，《科场条例》十年奏修一次；每届乡会试，

颁发给监临、知贡举、正副主考官、会试同考官、各省布政使各一部，而且要“榜示于

。此项费用无定额，届期由礼部奏请拨银数额，例由户、工二部核通衢 ，遍行晓谕”

销。如光绪十一年重修并刊印，共用银一千五百两。

。

颁发考试用书费用。考官出题、阅卷要有书籍备查，初多用坊间刻本，自乾隆四年

起，改由朝廷统一颁发武英殿刻书。是年发下《御纂周易折中》等十五种，顺天府及各

省每种各二部。其后不断颁发。其纸张工价费，“由修书处开单，礼部行文各省，即于

本年乡试科场经费项下，酌量拨解归款”

贡院修缮费。科举三年一开，每临开科前均需对贡院加以修缮。此项费用包括工科

费、工匠口食费，各省不一，历科不一，均先奏报预算，批准后执行。一般用银二三百

两，多者四五百两。

科场供应费。这里主要有两大项，即生活、办公用具费，官吏兵役饮馔费。生活、

办公需用物件很多，如木柜、长案、八仙桌、床、凳、木桶、脸盆、纸笔、朱墨等。有

些用量也很大，如誉录及阅卷用笔，以道光时为例，“会试例用笔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枝，

向系大、宛两县发价采办”

。此项开支，各省乡试一般不

。各省乡试用量大体如此。对所需物品，清政府只允许采

买低值易耗品，而如桌、柜等则采取租赁、借用方式。顺治二年定，会试由户部拨银二

百七十两，由内外委官置备零星物件，并包括印刷试卷的工匠费。康熙五十一年增为三

百一十两，并规定，如有剩余需缴还。“以后遂为定例”

超过会试。饮馔费的供应对象是直接服务于考试的所有人员，包括内外帘官、内场供役

之人，外场番役兵丁，一般要有二三千人。如道光二十六年顺天乡试，“合内外官员，

兵吏人役，三千有余”

千两。

雇募誊录书手费。科场需用誉录、对读人员很多，一般乡试在数百名至千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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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试中额无定数，乾隆时最多一科即需旗匾银

但此项费用支出有限，因为“此同治十三年议定，顺天乡试用誊录书手一千二百名。

。等穷苦书役，原不能自办资斧”，因此，“每名盘费食用究属无几”

④宴赏之费用

，至清末已是极为简陋。

每届乡会试榜发后，例有赐宴和赏赉。榜后赐宴，乡试设鹿鸣宴，殿试传胪后设恩

荣宴，考官与中式者均与宴。后又准老年第科人重赴鹿鸣或重宴恩荣。清前期，恩荣宴

极为丰盛，“果品食物四十余品，皆奇珍异味，极天厨之馔”

赐宴所需费用，分别在户部及地方藩库中支出。

赏赉是一项较大的开支。筵宴之中即有赏赉。鹿鸣宴赏正副主考银花、金杯、银

盘、绸缎，监临等官赏银花、银杯、银盘，举人赏银花、彩旗或顶带衣帽等物。嘉庆五

年，户、工二部核准各省赏赐举人衣物及用银数：江南，每名合银一两六钱四分；贵

州，五两四钱，湖北，三两七钱；湖南，二两三钱九分；浙江，三两六钱；广东，一两

六钱九分；江西，一两六钱四分；四川，二两一钱九分；广西，四两三钱六分；陕西，

四两八钱一分；云南，三两一钱；山东，五两四线二分。 恩荣宴赏新进士表里各一

端，状元赏六品顶帽，及披领、腰带、靴袜、手巾、荷包等物，均由工部置备。会试考

官不与恩荣宴，因此会试出闱后，知贡举以下均赴礼部筵宴，并赏考官表里各二端，同

考官表里各一端，另赏花、杯、盘等，同乡试。此项费用由户部拨银三百两，交大兴、

宛平二县置备。

以乾隆时定制为例，每届乡试全国

对新中式的举人、进士例有旗匾银之赏。最初赏银，每名五两，后为十两。至乾隆

元年定制：“直省乡试中式举人，各按名数给予旗匾银二十两，顺天于户部领取，各省

于布政使司领取。会试中式者，各给旗匾银三十两，于户部领取。”四年又定：进士一

甲三名加给银五十两，共八十两，亦由户部领取。

名，额定取录举人为

两；最少一科进士为取进士 名，旗匾银需 两。嘉庆以后一名，用银

般都在二三百名左右，用银大约在数千两至万两间。

临时性开支

临时性开支多由皇帝决定，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或要保证考试的正常进行，或为安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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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抚、笼络士子。现举数例如下。

①赏落第举子盘费银

定制，举人从原籍赴京会试给盘费银，在

雍正二年谕：“上年天下举人，会试来过一次，今年会试者甚多，恐往返道路及在

京守候盘费均难接济，特加恩赏，将入场之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五省举人每

名赏银十两，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广、陕西六省举人每名赏银七两，直隶、山

东、河南、山西四省举人每名赏银五两。”

。

京赴考者不发。因世宗登基特开恩科，故元年、二年正、恩科连开，元年下第举子多未

回原籍，故特恩赏发此盘费银。雍正五年，世宗又令发给会试落第举子盘费银每人五

两。八年议准：“赏赐下第举人盘费银两，云南、贵州二省每人七两，四川、广西二省

每人六两，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陕西六省每人五两，山西、河南、山东三

省每人四两，直隶每人三两。其在京中书举人等，不必赏赐”

②因天气变化之赏赐

乾隆元年丙辰科会试，时雨雪骤降，高宗令发库帑，“各赐白金三两，为修整衣履

之用”。礼部遵旨查明，“是科会试入闱士子，计四千三百有九名，按名颁给，共银万二

千九百二十七两”

。

。乾隆四年己未科会试，高宗谕曰：“近天气尚觉寒冷，入场士子除

照例赏给绵氅衣及姜汤、茶饼外，著按名给予木炭，许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

③奖励搜检兵役

。

乾隆九年，高宗下令严格搜检。是年顺天乡试，特遣官员监督搜检事，同时调动大

批军役，并令每搜得一名夹带者，赏银三两。搜役为得赏银，极为认真。结果，头场搜

出夹带者二十一人，二场又搜出二十一人，而贡院外，“抛弃蝇头小卷，堆积于墙阴路

隅者更不计其数”

④对老年落第者之赏赐

生，赐举人副榜”

“乾隆以来，凡年七十以上会试落第者，予司业、编、检、学正等衔，乡试年老诸

。这是高宗对老年落第者之嘉奖，同时对会试落第者还有赏赐，“九

十以上者各加赏缎三匹，八十以上者各加赏缎二匹，七十以上者各加赏缎一匹”

乾隆时九卿议定物价，一匹绸缎大约合银一两四钱。乾隆朝共有五次赏赐，得赏者百

余人。

贡举

贡举

④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考场衣食》。

《清高宗实录》卷

《清史稿》卷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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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九月乙亥。

文科》。

贡举《礼部

《礼部

《礼部

下第》。

赏赉》。

恩赐一》。



二、费用支出中的政策导向

期。

⑤制科之赏赐

。乾隆元年再举博学鸿词，二月二十

清代制科并不多，然每次开科大多有赏赐。如康熙十七年下诏举博学鸿儒，遂定给

来京候选之士“俸廪，并柴炭银两，按月稽领”

三日内阁奉上谕：“内外臣工所举博学鸿词闻已有一百余人，只因到京未齐，不便即行

户部按名给发，俟考试后停止。”

考试，其赴考先至者，未免旅食艰难。著从三月为始，每人月给银四两，资其膏火，在

考试于九月二十八日举行。雍正时，诏举孝廉方正

。是为召试赏赐之始。其后，召试除授职衔外，多

亦有顶戴之赏。制科中赏赐频繁者为召试。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江浙，“御试士子，

中选者赏白金，令赴京录用有差”

有赏赐。康熙时为赏银，乾隆、嘉庆时为赏缎。一般均赏二匹。

此外，临时性开支还有许多零星支出，多发生在乡试，如赐入场生员试卷费，对入

闱士子中之贫困者略加资助，以及临时增加应试名额带来的费用超支等等。

以上是清代用于科举考试费用支出的基本情况。至于每年支出的准确数字是很难掌

握的。但总体而言，这项支出并不多，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以光绪二十

二年为例，是年国家岁入银 两，岁共用银

十五项，新增开支三项，科举考试的支出在常例开支中，实支银

两，岁用银中有常例开支

两⑤，只占全

国财政支出的

清政府用于科举的经费并不算多，但效果却不错。在科举制走向衰落的情况下，仍

有众多士子热衷于科场，即使在晚清，攻击、指责科举之声不断，但应乡会试的人数却

是有增无减，江浙等大省乡试动辄愈万人，而且进士录取数字也是不断攀升，若非清政

府下诏立停科举，士子们仍会对科举趋之若鹜。这里既有科举本身的吸引作用，更是清

政府采取各项有效措施的结果。我们从科举经费的投入和使用中也可明显看出清政府的

某些政策导向。

广揽人才

清政府推行科举之初，即注意将各地士子尽量网罗进来，以保证选拔面的广泛。而

科举经费之投入，也体现了这一原则。科举考试是集中考试，乡试要集全省生员到省

城，而会试则需天下举子集聚京师。士子赶考，不仅需要车船之费，还需要食宿之费，

①毛奇龄：《西河全集》，文集，《制科杂录》。

年第《著户部按名给发赴京考试博学鸿词膏火银上谕》，载《历史档案》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⑤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卷

贡举 召试》。《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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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赶考之苦确实拖累了许多士子，使一些人

。《明

贫苦之家是难以承受的。且不说举子赴京，即使在本省之内赶考，亦非易事。康熙三年

甲辰科状元严我斯，浙江归安人，家境贫寒，顺治十一年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贫不

能买舟，附一粪船以行，仅携饭一筐，船中臭秽不可向迩，乃于船首背风食之”

斋小识》作者亦称，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到金陵（今南京）参加乡试，“盘费日增，

见昔人旧账所用约三四金耳，予初试时只加其半，今则非二三十金不能行矣。寒士馆谷

一年所入几何，何所持作破浪想也”

裹足不前。清政府为举子颁发盘费银，各省对生员也颁发乡试盘费，多少可以解决一些

人的困难，不无小补。它体现了清政府希望天下有才的士子都能参加选拔的愿望。自清

初以来，湖南士子均须赴湖北乡试，由于“远隔洞庭八百之险”，以致士子“裹足不前

十有七、八”。康熙五十二年，偏沅巡抚李发甲奏请湖南分闱，并称：“今湖南诸生愿捐

为三年廪膳、科举盘费、岁贡旗匾、举人会试脚价各项银两，于长沙府设立科场。”

南士子“共遂观光之愿”

“广育人才”，雍正元年，命礼部与湖南巡抚协商，由政府拨款，在湖南建立贡院，使湖

。二年，湖南士子便在长沙应试。乾隆十年，新任湖南巡抚

。乾隆五十四年，

杨锡绂奏请扩建湖南贡院。这无疑是湖南士子所期待的，时有“长沙副榜高拔，偕七十

九庠诸生，呈请以本科恩赐公车路费及是年廪饩，为改建号舍费”

。高宗正是要用这“区区科场小费”换来更多士子的入场。

两广总督福康安奏报，两粤地方士子赴考踊跃，请于“额送科举外，多行录取数百名入

场”，所需经费自行筹办。高宗认为，士子愿赴科场，实为国家之幸事，但科场经费俱

系动支官项，从无督抚自行捐赀之理，“福康安所省区区科场小费”，实不及普免天下钱

粮“千万中之毫厘”，遂令军机大臣传谕福康安认真办理，并“寄知各省督抚，令知朕

意也”

世宗批准，遂改

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清政府也把科举制度的实施

推行到边疆地区，除了笼络人心外，也希望从边疆地区选拔一些人才。而对云南、贵州

举人会试，除发盘费银外，一律给予驿马，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

区推行教育、科举，取得了明显效果。往例，土司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而自雍正时贵州

亮寨长官司的龙络俭自请参加科举考试后，经贵州学政晏斯盛奏请，

变了这一旧例。乾隆平定新疆后，即允许新疆士子赴西安乡试，后又依云贵例，一律给

驿马，显然也是“体恤远方寒畯”，争取更多边疆地区的士子投入到科举行列。将生员

①姚世锡：《前徽录》卷

《明斋小说》卷

《政绩》。

《考试盘费》。

乾隆《长沙府志》卷

①道光《宝庆府志》，首卷上一，《诏谕一》。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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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己酉。



。康熙七年曾规定，会试榜发后，落卷

光绪《

其他边远省分，如云南、广东、福建先后奏报，由地方政府捐资生息。以增

乡试颁发路费写入《科场条例》者，仅新疆一例，可见清政府广揽人才之用心。道光元

年规定，苗举人赴京会试，即照本省举人例给予公车银两。而实际颁发给苗举人的银两

要远远超过汉人。如湖南举子赴京，例给盘费银十四两，据道光二十八年户部与礼部的

文件载，湖南对苗疆所属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四厅县苗举人会试，每人发银四五十

两不等。

加举人盘费，均获准。

笼络士子

清政府为举子颁发会试盘费，数目虽不多，但笼络士子的目的却非常明确，尤其以

盘费的领取、核销等环节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关于盘费的领取，清政府的原则是：

领取方便，足额发给，不得延期。初发盘费银，是由举子赴省城布政司领取，多有不

便，雍正八年改为到本州县衙门领取。为此，世宗特颁上谕：“各省会试举人，向例给

盘费银两，所以体恤士子，助其资斧之需。从前俱赴该省布政司衙门领取，道途跋涉，

守候需时，吏胥又多勒索扣克之弊，士子所得无几。嗣后著在本州县衙门照数领给。该

州县取各举人领状，申详布政司，于奏销册内报部查核，庶吏胥无侵扣之事。而士子亦

免跋涉守候之苦。” 为数不多的盘费，即为体恤士子，就要保证让他们顺利拿到，这

就是世宗改变领取方式的本意。同时要求足额发给举子，世宗在上谕中特别强调，不许

地方官扣发，“若州县稍有扣克需索，而督抚失于察觉者，经朕访闻，将督抚一并议

处”

。另外，清政府还要求，盘费银的发放必须按时，不得拖延。乾隆五年，

。某些地方还规定，凡州县发盘费银，“令该管官当堂给发，不得假手胥吏，致有

需索克扣”

嘉庆二十二年，御史谢崧

户部奏报，湖北地方官每每给举人先发盘费银十两，“余银俟试后找给”，有违定制，要

求一次全发，不得拖延，获准。 奏报各地拖延情况，请旨速

关于盘费银的核

发。奉上谕：“直省举人起送会试，给予水脚银两，原系国家嘉惠士林、优恤寒畯之恩，

自应早为给发，乃有延至次年，俟该举子由京回籍，始令补领，殊乖立法本章。嗣后此

项银两，著各该藩司按照定例，于起送会试时饬该州县全数给发。”

销，清初规定，会试落第举子，由顺天府给路引一纸，证明已赴京入场，回籍核销，无

路引者需返还盘费银。雍正时罢之。“乾隆初定制：举人会试，藩司所给公车银两，回

籍验其落卷，无则追还入官。亦路引之意也”

案》。《起送会试 给发举人盘

，雍正八年四月丁未。

④裕谦：《勉益斋偶存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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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看来，荣誉只属于中式者本人、

。

要发还本生阅看。因此，有落卷证明考生已赴京会试，这种方法的确方便了落第举子。

对于领取盘费后因生病、丁忧返籍，未能赴试者，清政府规定，可向地方官府申明，若

属实，则已领之银即作为治疗、丁忧之资助；若中途病故，则作为丧葬之资，“均免

追缴”

另外，临时性开支项目更多地反映了对士子的笼络。如雍正时三次为落第举子赏发

盘费银，尽管数额逐次减少，但毕竟对士子是一种心理安慰，况且山东、四川举子所

得，比赴京时的正项盘费银还多。乾隆四年会试，因天气寒冷，清政府拨银一万二千九

百余两给会试举子每名三两，以作修整衣履之用，被士子称颂为“右文礼士”，“洵振古

。允 许希逢之时会也” 。赏老年士子职衔并赏赐绸缎等，亦使“耆年宿学得沐恩荣”

老年科第者重宴鹿鸣、重赴恩荣，是清代之创例，无疑会使那些老年科第者因再次风光

而备感荣耀。尽管此项开支极其有限，但笼络士子的效果极佳，清人笔记、文集中盛赞

重宴者比比皆是，人们称之为“艺林盛事”。

树立榜样

。此时此刻，众人除了对

清政府为中式的举人、进士颁发旗匾银，并有顶戴衣物之赏，不仅是对科场杰出者

的嘉奖，更是要树立榜样，把读书做官的思想传向全社会，促使更多的人走上科举之

路。清代所发旗匾银，数额不大，但从始行到定制，还是有所增加的。这些银两就是供

中式者制做匾额钉挂的。这对中式者来说当然是一种荣耀。此外，对新中式的举人、进

士还有冠带衣物等赏赐，而且都是官府特别定做的，非常人所有。因此，当那些中式者

衣锦还乡时，又有“官为树旗竿、送匾额、鼓吹、礼其庐”

他们投去羡慕的目光外，必然会产生向他们学习的动力。“羡鱼莫若结网”，这种活生生

的事例比任何说教更能打动人心。这正是科举功名的导向作用，也是清政府颁发旗匾银

的用心。清制，进士、举人匾额只能是中式者本家钉挂。由于这种荣耀极为世人羡慕，

故常有同宗同族之家一并钉挂的现象。为此，雍正八年重申：“凡有新中者，除本家钉

挂外，其同宗通谱之家，一概不得钉挂。”

本家。此外，允许土司子弟参加科举，允许新疆士子入内地乡试，并颁发盘费银，都有

在该地树立榜样的目的。

官吏养廉

清代的官场腐败非常突出，反映在科场上便是营私舞弊，取士不公。清初以来，科

赐燕》。贡举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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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田赋 存留钱粮》。《户部

《高宗右文礼士旷典叠加》。

府学》。

《礼部

《选举

《学校



保持考官之廉洁是保证公平取士的前提。显然，清政府的努

，由沿途驿站接待。此间，不断有各地督抚以馈送

场案不断，正是与考官参与舞弊有关。雍正时推行养廉银制度，就是要保证官吏的廉洁

奉公。同样，乾隆初始定考官路费，其出发点也是如此。清初，乡试考官赴任，只是

“转行兵部，各给邮符，克期起行”

嘉庆六年，户部侍郎兼管钱局之二品大员周兴

路费的名义送正副考官银两，而且各地不一，以致朝廷无法掌握真实情况。尚有边远省

份的中式举人见考官长途跋涉，遂将应领之旗匾银送给考官，以示敬意。为此，乾隆三

年规定，由朝廷统一发给考官路费，要求各地督抚遵例行事，“不得以私意增减，主考

等亦不得于此数之外更有所受”。这是清以前历朝所未有的。清政府之所以给考官发路

费，且数倍于他们的年俸，显然是要求他们保持清正廉洁。清政府的原则是，既然朝廷

给考官以足够的补贴，就不允许以任何名义额外收受。因此，就在决定颁发考官路费的

同时，高宗又谕：“朕闻远省中式举人，有应领之建坊银，每见主考长途跋涉，即以恩

赏之项，行其束修之敬。而识见浅小之考官，亦遂收纳不辞。此风行之已久，今若追溯

从前，一一清厘，徒滋案牍之繁，未免扰累，究于举子无补，著从宽免其查究。嗣后考

官各宜恪遵功令，不许收受建坊银。”

同时严肃指出，周兴岱系“二品大员，得项优厚，非如翰林、部

岱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后即出告示，声称周某典试江西，一应人等必须严守场规，

防止弊端。得知二品大员莅赣，江西巡抚张诚基等多有馈赠。尽管此科未出现科场舞弊

情节，但仁宗知悉后仍下令严惩，称“各省主考专司衡校，防弊系监临责任”，而“周

兴岱擅出告示，即系有心炫耀”。“若非周兴岱以供奉内廷在外夸张，何以该省官员畏其

声势，馈遗从厚耶

道光十三年，内大臣富俊奏请严禁

曹等官职分较小者可比。奉命典试，自应洁己奉公，保全颜面，乃于该省官员馈送银

两，辄行收受，并告以未带冬衣，致抚藩等添送衣裘，殊属卑鄙”！遂令周兴岱退出南

书房，交部议处，江西巡抚张诚基等亦交部议处。

科场陋习，指出有新中式者“感主司知遇，拜认师生”，且赠送银两，名曰“别敬”。奉

上谕：“是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此风断不可长！”“如有仍前馈送别敬者，一经发现，

定予严惩，决不宽贷。”

力就是要防患于未然。

以上所述，只是从科举经费的支出及管理方面看清政府的政策导向。至于广揽人

才、笼络士子、树立榜样、官吏养廉，可以说是清代一贯坚持的政策，其内容也远不止

以上所述。如对乡试之广额，也是广揽人才的重要手段；对落第者安抚的诸多措施，更

《清史列传》卷

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富俊传》。

《乡试考官

《户部

《礼部

田赋

贡举

直省乡试正副考官

留存钱粮》。

乡会考官》。

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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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对士子的笼络；对考官进行统一的推荐及考试选拔（时称考差），也是保证考官

廉洁的重要措施。因不在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总之，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的各项支出，花费并不大，但目的性、政策性极强。这

是我们在谈及科场经费时应该注意到的。



碓房与旗人生计

刘小萌

一、旗人的粮米与仓储

石，八品官是银 两，米 石。所以雍

清代北京城，以内城安置旗人，外城（即通常所称南城）居住民人，构成旗民分治

的两元格局。内城是政治、军事中心，外城则是繁华的商业文化娱乐区。旗人既以当兵

做官为职业，不能不在生活的各方面仰给于民人，而他们以时领取的银米总量巨大，也

给民人提供了重要商机。因此，自清初以来，就不断有民人想方设法进入内城，这种进

入起初还只是临时性的，以后逐步定居，各色店铺随之扎下根来。在各色店铺中，有一

种叫作碓房，专门负责粮米的运输、加工，于旗人生计尤为密切，各种盘剥的手段亦因

此而生。考察碓房的由来、经营方式和特点，对了解清代北京的商业发展、民人与旗人

的经济关系，以及旗人生活的实际状况，均有价值。鉴于官修史书中有关资料畸零，本

文重点利用了海内外收藏的契约文书。

斛（合

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阶层是清代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皇室、贵族、高官姑且

不论，就连普通八旗兵丁的钱粮（甲银甲米），也是不低的。仅甲米（兵米）一项，前

锋、护军、领催、马甲每人每年 石），最低的步甲也有 斛 石 ）。统

两，米

治者有意把甲米定得高一些，以便兵丁养家，余粮则可变卖，作为一项辅助收入。当时

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

会编考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①本文重点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载于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

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升博士文库藏清代北京契约文

书。资料搜集过程中，曾得到日本大学博士生绵贯哲郎先生、东京大学博士生相原佳之先生的热心帮助；台湾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所赖惠敏研究员提供了档案中有关碓房的宝贵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清代京城食粮主要来自南方漕运，分别由山东、河南、江南、万石。

正皇帝曾坦率地告诉八旗兵丁：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已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禄。

几十万八旗官兵聚居京城，每年领取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尚无精确统计。有学者认

为，每年在京八旗官员的禄米（俸米）约需 万石，八旗士兵甲米约需 万石，八

万石，此外还有八旗失职人员、鳏寡孤独养赡米石旗宗室勋戚及荫袭官员禄米约需

等，合计近

江：

页。

册第 页）：“京仓

年，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页。

浙江、江西、湖广运抵。据雍正《大清会典》卷四十：江南额定漕粮 万石；浙

万石；湖广： 万石；山东： 万石。万石；江西：

以上合计约

万余石；河南：

万石，其中绝大部分入于旗人之手。

。

漕粮由运河运抵通州上岸，按照米色和用途的不同，分仓收贮。清制，旗人，按身

份地位之高下，在食用米的品质上有如下区别：宗室贵族之亲王以下辅国将军以上，异

姓贵族之公、侯品级，以及一、二品官员，俱食用江米、白米、次白米、粟米；宗室贵

族之奉恩将军，异姓贵族之伯、子、男下至恩骑尉，以及三至九品官员，俱食用老米、

梭（稄）米；而众多八旗兵丁食用之米则称甲米，包括老米、梭米、小米，按比例发

放：老米五成，梭米三成之五，仓米一成之五，即所谓“三色米”

江米就是糯米，白米即优质稻米，次白米是口感稍次的稻米；老米，指漕运和存贮

过程中因日久发热而变黄的稻米；梭（稄）米又叫梭子米，近似老米而色红，串米时不

易碎，味道不及老米；粟米即小米；仓米，指已入仓的小米。

通州三仓（大运西仓、大运中仓、大运南仓）主要存江米、白米、次白米、老米；

京城各仓主要存三色米、麦、黑豆。因此，食用上品米的贵族、官员们必须出城到通州

仓运米，而八旗骁骑校、护军校以下及兵丁则在京城各仓运米。

京城八旗，各有指定仓库：左翼镶黄旗，海运仓（东直门内鞭子胡同北口外）；正

白旗，旧太仓（朝阳门内大百万仓南门）；镶白旗，南新仓（朝阳门内豆瓣胡同）；正蓝

旗，禄米仓（朝阳门内智化寺西）；右翼正黄旗，北新仓（东直门内瓦叉儿胡同东口）；

《八旗通志》初集，第 年，第卷，东北师范学院大学出版社 页。八旗官兵所领俸米、甲米的

市价应高于其对应的俸银、甲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光朝刑第四十七包，道光二十

八年八月十一日载：“三旗营总清平应领本年二月季三色俸米二十五石，派本营官人持票赴仓关领，卸交兴隆碓房

温仓铺内，价钱十一万三千一百五十文。”这二十五石俸米就值十一万余文，折合一百多两银子。

年，第②李文治等：《清代漕运》，中华书局

卷《漕运》（台湾文海出版社

万石，但历年数额有所变动。如康熙二十四年，实运

万余石。这应是晚清时的漕运额数。

石（见上书同卷）。另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子涛氏《旗务积略》（光绪十八年八月写本，第

的米麦豆共计

年第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所贮叁色米石，粳米为上，稄米次之，粟米又次之。向来八旗甲米叁色兼放，每色多寡例有定数。”参见子涛氏

《旗务积略》。

幹起：《清代中国语满洲语词典》。参照中

③雍正《大清会典》第

减”。说明定额是 万余

年）：“额运四百万石，间遇升科荒折，随时增

万余石；雍正四年，实运

页）：北京每年运入



二、碓房的由来

年 月。

正红旗，兴平仓（东直门内扁担胡同南口）；镶红旗，富新仓（朝阳门内北小街）；镶蓝

旗，太平仓（原与禄米仓同设一处，康熙四十四年移设朝阳门外瓮城之南）。

此外尚有：本裕仓（康熙四十五年设，在德胜门外清河地方），开放圆明园及郑家

庄二处驻防官兵俸甲米石；万安仓（雍正元年设，在朝阳门外正白旗地方；乾隆四年，

将储济仓新建廒归并管理，改名万安东仓；其旧廒名曰西仓）；储济仓（东直门外谢圣

保园地）；裕丰仓（东便门外骆驼馆）；丰益仓（安河桥）；恩丰仓（在东华门北首东夹

道）。其中，朝阳门内旧太仓、兴平仓、海运仓、富新仓彼此接近，规模最大，四仓为

一大仓，即一仓四门。

按八旗方位：左翼四旗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

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右翼四旗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

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对照上述各旗仓廒不难发现，八旗官兵领米，路程远近不

等。由于京仓均集中在城东一带，右翼四旗领米，必须从城西赴城东，中途还要绕行皇

城，路程远较左翼四旗为远。

届

清朝盛时，府库充盈，八旗官兵给养丰厚。旗兵每季领米一次，所以又叫“季米”。

季米的发放分旗定期，大致有二种。第一种为“二五八冬”，即二月、五月、八月、十

一月为领米期；第二种为“三六九腊”，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领米期。

时仓前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为了运输与发放便利，领米时各旗多以佐领为单位雇觅车

辆，凭米票到指定仓房领米。松筠《百二老人语录》卷二载：

（满文）

卷，第 页；《八旗通志》二集，第 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年，《八旗通志》初集，第

页。

清廷为了平抑市场米价，曾多次调整放米之期。康熙五十五年将八旗放米时间，统一由每年春（二月）、

月）两季改为三季（即三月、八月、十一月），乾隆二年又改为四季（二、五、八、十一月）放给。尽管如

卷，乾隆《会典则例》第

此改动，但每次放米之后，距下次放米之期尚远，铺户依旧乘机囤积，以致米价日昂。以后又改为分别旗色、按月

轮放的办法，即镶黄、正黄两旗，正、四、七、十月支放；正白、正红、镶白三旗，二、五、八、十一月支放；镶

红、正蓝、镶蓝三旗，三、六、九、十二月（腊月）支放（雍正《大清会典》第

良夫《八旗米局考 号，

卷）。如此轮放，虽对平抑米价、防止囤积起到一定作用，却未能改变旗人贱价粜卖、贵价籴买的事实。详见细谷

围绕清朝中期的八旗经济》，载《集刊东洋学》第

第

秋（八



“一老人云”为开场白，一共讲述

（汉文）一老人云：吾知一人曾充领催，办理钱粮事务，甚为美善。其于本佐

领下人钱粮，或银或钱，每月由户部领出时，送至佐领宅内，将钱如数散放，并无

坐扣这项那项。银两按分照册公平秤放，余出者给雇车工价外，不余则已，有余即

回明佐领，分予佐领中极贫之家，虽一分一文，并不苛取⋯⋯佐领下或官或兵，关米

时，伊亲率佐领下听事人，找雇贱价车辆拉米，逐户挨送。其充足人家如及时交给车

价，即令车夫领去；贫穷人家当时不能措给，伊在钱粮内陆续坐扣，找还车夫⋯⋯①

松筠在《百二老人语录》中，具体描述了清中叶满洲旗人生活的各个侧面，他以

个故事，从将军、都统、参领、佐领到领催，塑

造了一系列正面形象，希望通过这些形象，达到对八旗子弟进行说教的目的。他笔下的

人物，虽未必确有其人，却是对实际生活中同类人物的高度概括。他在此讲述的，是一

自奉清廉的领催。当时官兵关领月饷季米，均由佐领下管理钱粮事务的领催负责。每季

放米，由其率人赴仓领取。具体内容包括：雇车拉运，监督过秤装车，运回分送各户。

清初同佐领人户集中居住在某街区，以后逐渐散居各处。随之，月饷、季米的发放越来

越费时费力，车脚工价亦水涨船高。这些具体工作，琐碎而繁重，照例是钱粮领催的职

责。而钱粮领催人品的高下，或贪或廉，又不能不影响到旗人生计。上引文提到，一些

贫困户，因无钱付给车价，只有等待发放钱粮时再行扣还，也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

由于粮食来源和品质不同，旗人与民人的食物构成存在着明显差异。内城的旗人主

要食用南方运来的稻米，而外城民人所食多为北方产五谷杂粮。此即时人所谓：“旗人

①松筠，蒙古旗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名臣，所撰《百二老人语录》，原本满文，后由蒙古旗人富俊译

为汉文。关于《百二老人语录》版本和研究情况，见中见立夫教授《关于〈百二老人语录〉的各种抄本》，载《清

本东洋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 年。本处所引《百二老人》满汉合璧本藏日史论集

文库。



仓廒中存贮的稻米，很大一部分未经加工仍带平日多食老米，民人平日多食杂粮。”

硬壳，叫“粗米”，此米蜕壳后方可食用。“粗米”蜕壳的过程叫作“舂”，又叫“串

米”。米经串治后称作“细米”。这样，主要为旗人加工稻米的碓房就发展起来。“碓”

是舂米的工具，碓房多为民人所开。《百二老人语录》卷二又云：

因无可奈何忍耐过去。

（汉文）京城凡胡同内，有开设碓房、米铺之山东人，常收揽旗人每季关领之

好米，谓之碓细。每五大斗止给四斗，实于山东人大有便宜。而度日艰窘之旗友，

白日出当官差，家中人少。如遇送米来时，山东人故意将米少给。因缺数向争，彼

不但不添，仍发豪横，并云：此是你们原米，好食则食，不食给我工钱，将你们原

米叫人拿来罢

“碓房”，满语叫做“ （直译：碓米铺）；“碓细”，满语叫做

。松筠在这里特别说明，开碓房、米铺的，以山东人为多，平

时里收多给少，或以劣充次，盘剥旗人，花样多多。

在清代北京，与旗人关系密切的民人，一为山西人，一为山东人。山西北与蒙古接

壤，向南毗邻京、冀，素有经商传统，京师经营银钱业务之炉房、钱铺、票庄、当铺、

印局老板等等，大半非山西人莫属。而山东人与满洲人历史渊源最久，关系也最密切。

山东东部一带素为富庶，但人稠地窄，故出外谋生者多。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渤海湾

相望，自明代以来，许多人浮海北上，谓之：“闯关东”。关外地广人稀，物产丰饶，北

上者络绎不绝，或春去秋归，或迁往不归，关外遂成山东人“第二故乡”。待十六世纪

末满洲人崛起于辽东，开疆拓土，建立清朝，编入汉军八旗的汉人，十之八九原籍山

东。清朝入关，大批山东人随之来京，继而又从原籍招来不少亲朋。山东人素性吃苦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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